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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家
裡
的
另
一
個
﹁
桃
姐
﹂
剛

過
身
了
，
享
年
九
十
四
歲
，
名
字

叫
英
姐
。

英
姐
的
一
生
，
回
答
了
近
日
經

常
被
人
提
起
的
問
題
：
為
甚
麼
香

港
女
性
的
平
均
壽
命
為
全
球
之
冠
？
大
家

對
於
香
港
人
的
長
壽
都
百
思
不
得
其
解
。

天
氣
經
常
潮
濕
、
雨
季
颱
風
難
以
預
料
、

空
氣
污
染
、
百
物
騰
貴
、
生
活
空
間
狹

小
，
工
作
壓
力
過
大
、
精
神
素
質
欠
佳
、

文
化
又
淺
薄⋯

⋯

但
再
批
評
下
去
，
還
是

男
男
女
女
活
過
八
十
歲
者
，
比
比
皆
是
。

香
港
婆
婆
許
多
捱
過
了
二
次
大
戰
，
丈

夫
不
是
在
災
難
中
病
逝
，
便
是
不
事
生

產
，
她
們
獨
力
養
活
眾
子
女
，
其
後
辛
勞

成
了
習
慣
，
練
出
一
副
好
身
手
。
婆
婆
們

默
默
耕
耘
，
鬥
志
頑
強
，
年
輕
時
逆
來
順

受
，
伴

香
港
由
工
業
起
家
，
發
展
至
批
發
和
服
務

至
上
的
城
市
，
她
們
也
就
由
家
庭
手
工
業
，
轉
行
做

售
賣
員
、
清
潔
工
與
收
拾
垃
圾
紙
箱
的
個
體
戶
，
是

真
正
的
生
存
者
。
這
些
女
生
存
者
大
小
通
吃
，
身
體

雖
有
一
堆
小
毛
病
，
但
因
運
動
量
而
顯
得
健
壯
，
最

喜
歡
獨
立
，
最
怕
仰
人
鼻
息
。

英
姐
中
年
喪
夫
，
女
兒
也
得
綴
學
往
新
蒲
崗
當
女

工
，
其
後
結
婚
生
子
，
英
姐
也
就
樂
得
往
好
人
家
處

當
住
家
工
，
更
把
主
人
的
子
女
視
為
己
出
，
因
而
贏

得
別
人
的
愛
戴
。
她
在
我
家
負
責
伙
食
，
最
會
做
豉

油
雞
，
挺
直
的
腰
背
在
廚
房
裡
活
動
，
在
小
朋
友
眼

中
恍
如
巨
人
。

八
十
高
齡
時
的
英
姐
堅
決
不
進
老
人
院
，
只
是
每

星
期
兩
次
從
慈
雲
山
的
半
間
公
屋
單
位
裡
，
踱
步
到

老
人
中
心
湊
湊
熱
鬧
，
知
足
常
樂
。
據
說
她
因
癌
病

躺
床
的
時
候
，
還
是
不
斷

家
人
回
家
，
安
靜
面
對

自
己
的
死
亡
。
自
由
、
承
擔
、
獨
立
、
自
重
，
是
她

們
心
底
裡
的
嚮
往
，
也
是
維
持
長
壽
的
素
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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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王
曉
鏵

長壽女性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早
前
參
加
了
香
港
文
學
節
的
詩
歌
朗
誦
分
享
會
，

名
為
﹁
遊
子
行
旅
的
心
靈
對
話
﹂，
與
詩
友
一
起
分

享
葉
維
廉
的
﹁
遊
詩
﹂
及
葉
灼
的
攝
影
，
我
再
次
提

到
葉
維
廉
在
一
九
七
七
年
寫
了
一
篇
重
要
的
文
章

—

︽
我
與
三
、
四
十
年
代
的
關
係
︾。
話
說
當
時
某

報
每
月
一
號
推
出
詩
頁
，
我
應
邀
寫
了
一
篇
讀
後
感
，

可
稿
退
了
回
來
，
據
說
是
不
便
刊
登
。
我
想
，
退
稿
大

概
是
由
於
一
再
提
及
艾
青
，
提
及
葉
維
廉
承
認
自
己
的

詩
與
艾
青
的
血
緣
關
係
，
還
說
到
葉
氏
詳
述
如
何
向
卞

之
琳
、
辛
笛
、
馮
至
、
戴
望
舒
、
梁
文
星
等
三
、
四
十
年

代
詩
人
學
習⋯

⋯

許
是
由
於
艾
青
與
延
安
關
係
密
切
，
我

的
文
章
觸
犯
比
較
敏
感
的
禁
忌
。

被
退
稿
的
拙
文
從
艾
青
說
起
，
話
說
︽
艾
青
選
集
︾
一

九
七
八
年
在
香
港
翻
版
，
很
多
年
輕
詩
人
都
透
過
這
選
集

較
有
系
統
地
認
識
艾
青
。
選
集
一
九
五
一
年
初
版
，
列
為

﹁
新
文
學
選
集
﹂，
由
北
京
開
明
書
店
出
版
，
︽
自
序
︾

說
，
他
的
創
作
生
活
﹁
大
概
可
以
劃
分
成
三
個
時
期
：
國

民
黨
統
治
的
白
色
恐
怖
時
期
；
抗
日
戰
爭
初
期
；
延
安
時

期
﹂，
那
麼
，
一
九
五
七
年
出
版
的
︽
海
岬
上
︾
該
是
他

的
第
四
個
創
作
時
期
了
。

︽
海
岬
上
︾
收
錄
了
四
篇
其
後
被
清
算
的
散
文
詩
︵
或

詩
化
寓
言
︶，
︽
偶
像
的
話
︾
一
篇
，
是
一
個
英
雄
形
象

的
自
我
反
省
乃
至
自
我
消
解
：
高
大
的
塑
像
教
人
感
到
卑
微
，
卻
自

覺
是
苦
役
，
因
此
對
膜
拜
者
說
：
﹁
你
們
以
自
己
為
模
型
創
造
了

我
，
把
我
加
以
擴
大
，
想
從
我
身
上
發
生
一
種
威
力
，
借
以
鎮
壓
你

們
不
安
定
的
精
神
。
而
我
卻
害
怕
你
們
。
我
敢
相
信
，
你
們
之
所
以

要
創
造
我
，
完
全
是
因
為
你
們
缺
乏
自
信
﹂，
﹁
你
們
之
創
造
我
也

是
一
種
大
膽
的
行
為
，
因
為
你
們
嘗
試

要
我
成
為
一
個
同
謀
者
，

讓
我
和
你
們
一
起
，
能
欺
騙
更
軟
弱
的
那
些
人
﹂
；
塑
像
嫌
惡
自
己

的
地
位
，
正
如
他
嫌
惡
虛
偽
，
說
完
了
最
後
的
話
，
忽
然
像
一
座
大

山
那
樣
崩
塌
了
。

每
回
重
讀
艾
青
的
︽
詩
論
︾，
依
然
欣
賞
他
所
說
的
︽
詩
的
散
文

美
︾，
因
為
他
的
詩
正
好
示
範
了
﹁
不
修
飾
的
美
，
不
經
過
脂
粉
的

塗
抹
的
顏
色
﹂。
綠
原
在
艾
青
的
詩
裡
得
到
藝
術
思
維
的
啟
發
，
葉

維
廉
承
認
與
他
有

詩
的
血
緣
關
係
，
馬
朗
和
七
月
詩
人
也
在
他
的

詩
裡
得
到
安
慰
，
並
且
在
回
應
裡
流
露
不
同
層
次
的
感
動
；
我
因
而

想
起
艾
青
在
︽
詩
論
︾
所
說
的
︽
詩
與
宣
傳
︾—

便
深
信
艾
青
長

期
的
影
響
，
應
是
詩
的
而
不
是
宣
傳
的
力
量
，
應
是
恆
久
的
感
染
與

和
應
，
而
不
是
即
時
的
吶
喊
。

成
功
意
象

扎
根
眼
前
現
實

葉
維
廉
認
為
︽
雪
落
在
中
國
的
土
地
上
︾
和
︽
北
方
︾
的
好
處
在

於
形
象
化
，
﹁
其
成
功
的
意
象
，
往
往
最
扎
根
眼
前
的
現
實
﹂，
而

艾
青
也
和
穆
旦
一
樣
，
以
﹁
戲
劇
場
景
代
替
散
文
直
述
﹂，
強
烈
的

戲
劇
場
景
推
進
，
使
意
象
活
躍
而
多
義
，
﹁
詩
質
濃
淡
有
致
﹂。
到

了
今
天
，
這
種
以
﹁
戲
劇
場
景
推
進
﹂
的
詩
法
依
然
是
深
刻
的
：

﹁
雪
落
在
中
國
的
土
地
上
，
／
寒
冷
在
封
鎖

中
國
呀⋯

⋯

／
風
，

／
像
一
個
太
悲
哀
了
的
老
婦
，
／
緊
緊
地
跟
隨

／
伸
出
寒
冷
的
指

爪
／
拉
扭

行
人
的
衣
襟
，
／
用

像
土
地
一
樣
古
老
的
說
話
／
一

刻
也
不
停
絮
聒

⋯
⋯

﹂

由
老
婦
人
拉
扯
行
人
的
衣
襟
，
絮
聒

古
老
的
話
，
推
展
到
林
間

趕

馬
車
的
農
夫
，
推
展
到
雪
夜
河
流
裡
烏
篷
船
的
燈
光
，
推
展
到

燈
光
之
下
失
去
男
人
保
護
的
少
婦
，
推
展
到
崎
嶇
泥
濘
的
中
國
的

路
、
絕
望
的
污
巷
、
饑
饉
的
大
地
、
伸
出
乞
援
的
顫
抖
的
兩
臂—

這
樣
的
一
個
中
國
的
雪
夜
，
就
像
︽
北
方
︾
裡
冒

風
沙
前
行
的
人

畜
、
乾
枯
的
河
和
死
寂
的
林
木
、
流
亡
到
南
方
的
群
雁⋯

⋯

這
些
以

形
象
化
的
戲
劇
場
景
融
入
對
人
和
土
地
的
悲
憫
情
思
，
在
悽
愴
的
色

調
裡
蘊
含
一
股
湧
動
的
力
量
，
在
今
天
無
疑
是
很
罕
見
了
。

從葉維廉想起艾青
葉　輝

琴台
客聚

在
北
海
道
旅
遊
五
天
，
住
的
兩

家
酒
店
，
都
算
是
高
級
的
。
在
登

別
住
的
叫
﹁
石
水
亭
溫
泉
賓

館
﹂，
房
間
寬
大
，
有
兩
張
單
人

床
，
還
有
另
一
半
是
﹁
榻
榻

米
﹂。
可
惜
連
寫
字
的
桌
子
都
沒
有
，

對
於
我
這
個
每
天
都
要
寫
旅
遊
日
記
的

人
來
說
，
簡
直
無
法
入
手
。
雖
然
廳
房

寬
闊
，
但
洗
手
間
和
浴
室
卻
十
分
狹

小
。
一
個
浴
盆
和
一
個
坐
廁
佔
去
八
成

面
積
，
人
進
去
有
點
動
彈
不
得
之
感
。

好
在
這
是
溫
泉
酒
店
，
我
可
以
去
溫
泉

處
浸
溫
泉
兼
淋
浴
。

到
了
札
幌
，
住
進Sapporo

酒
店
，
這

家
酒
店
較
為
國
際
化
，
不
再
是
﹁
榻
榻

米
﹂
式
的
日
本
化
酒
店
。
但
此
店
又
頗

為
殘
舊
，
欠
缺
維
修
。
房
間
內
的
地
毯

凹
凸
不
平
，
晚
上
如
果
起
床
解
手
，
一

不
小
心
，
容
易
跌
倒
。

至
於
吃
的
，
供
應
的
都
是
日
式
，
可

以
接
受
。
第
一
頓
吃
的
便
是
日
式
的
豪
華
﹁
便

當
﹂，
有
刺
身
、
凍
長
腳
蟹
腿
等
等
一
整
套
，
吃
得

飽
也
合
口
味
。
以
後
的
幾
頓
，
都
鼓
勵
食
客
加

菜
，
加
一
隻
長
腳
蟹
，
一
萬
四
千
日
圓
，
兩
塊
高

級
牛
排
，
也
是
一
萬
四
，
四
隻
活
鮑
魚
，
更
要
一

萬
六
。
我
們
是
六
個
人
共
享
，
但
平
均
起
來
，
也

要
每
人
一
萬
，
合
港
幣
千
元
。

日
本
的
旅
遊
商
品
多
不
勝
數
，
大
部
分
是
食

物
，
包
裝
瑰
麗
，
而
且
具
有
地
方
特
色
。
如
你
到

過
薰
衣
草
的
﹁
四
季
彩
之
丘
﹂，
賣
的
食
物
便
有
大

片
薰
衣
草
景
色
的
包
裝
，
而
且
不
可
能
在
別
處
購

得
。
所
以
吸
引
你
為
了
向
友
儕
炫
耀
你
到
過
此

地
，
便
非
購
一
兩
件
不
可
。

旅
行
社
的
說
明
單
張
，
不
少
是
言
過
其
實
。
比

如
說
去
登
別
海
洋
城
堡
看
水
族
館
，
並
有
﹁
觀
賞

超
可
愛
企
鵝
巡
遊
﹂。
我
以
為
水
族
館
起
碼
有
半
個

香
港
﹁
海
洋
公
園
﹂
吧
！
事
實
上
差
得
很
遠
。
而

﹁
超
可
愛
﹂
的
企
鵝
巡
遊
，
也
以
為
可
與
澳
洲
墨
爾

本
的
小
企
鵝
上
岸
那
樣
有
趣
吧
！
不
然
怎
用
得
上

﹁
超
可
愛
﹂
的
形
容
詞
呢
？
結
果
是
，
把
館
裡
的
兩

三
隻
普
通
企
鵝
趕
出
園
外
，
在
行
人
道
上
跑
一

段
，
這
就
是
﹁
超
可
愛
﹂
了
，
事
實
是
令
人
超
失

望
。至

於
有
一
個
節
目
叫
﹁
雪
糕
製
造
體
驗
﹂，
簡
直

是
兒
戲
，
更
令
人
﹁
超
失
望
﹂
了
。

超失望的節目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美
國
擁
有
最
強
大
的
實
力
，
但
他
有
一
個
巨
大
的
缺
點
，
就
是

成
本
高
昂
。
無
論
是
太
空
事
業
、
軍
備
發
展
，
均
需
要
巨
大
的
財

政
挹
注
，
必
然
成
為
強
弩
之
末
。

中
國
在
太
空
事
業
的
投
入
，
只
不
過
是
美
國
的
十
分
之
一
。
中

國
的
軍
費
開
支
，
不
到
美
國
的
十
分
之
一
。
這
就
是
不
對
稱
的
競

爭
。
中
國
的
戰
略
就
是
用
低
成
本
，
制
約
美
國
的
高
成
本
。
美
國
有
十
個

航
空
母
艦
戰
鬥
群
，
開
支
浩
大
。
但
是
，
中
國
使
用
了
導
彈
技
術
，
以
及

近
岸
的
高
速
小
型
隱
形
戰
艦
，
就
可
以
採
取
隔
阻
戰
術
，
使
美
國
的
航
空

母
艦
不
敢
靠
近
第
一
島
鏈
。
中
國
採
取
了
深
潛
的
核
潛
艇
戰
略
，
保
留
了

還
擊
對
方
核
攻
擊
的
威
懾
力
，
一
樣
可
以
使
美
國
不
敢
輕
舉
妄
動
。
美
國

製
造
一
架F35

隱
形
戰
機
，
成
本
要
三
億
元
人
民
幣
。
中
國
只
要
發
展
新

式
的
雷
達
，
就
可
以
破
解
隱
形
戰
機
，
讓
其
現
形
，
所
投
入
的
本
錢
甚

低
。美

國
最
近
推
行
重
返
亞
洲
戰
略
，
要
在
軍
事
、
外
交
和
貿
易
孤
立
中

國
，
其
中
一
個
戰
略
重
點
就
是
挖
中
國
的
經
濟
牆
腳
，
要
打
擊
中
國
的
勞

力
密
集
工
業
，
發
動
產
業
轉
移
到
東
南
亞
國
家
。
中
國
趁
機
可
以
進
行
產

業
轉
型
，
工
業
提
升
到
高
質
化
，
並
且
將
勞
力
密
集
工
業
轉
到
世
界
上
的
發
展
中
國

家
，
其
中
包
括
東
南
亞
。
中
國
的
企
業
﹁
走
出
去
﹂，
第
一
是
在
世
界
各
地
找
尋
投

資
的
機
會
，
找
尋
合
作
的
夥
伴
，
找
尋
收
購
的
礦
山
和
企
業
，
從
事
勞
力
密
集
工

業
、
農
業
、
畜
牧
業
、
海
洋
養
殖
業
。
第
二
可
以
減
少
與
世
界
各
國
的
出
口
順
差
摩

擦
，
減
輕
人
民
幣
升
值
的
壓
力
。
第
三
，
協
助
發
展
中
國
家
建
立
現
代
工
業
，
提
升

競
爭
力
，
建
立
一
個
多
極
化
的
世
界
，
改
變
世
界
一
極
化
的
不
合
理
架
構
。

當
年
紅
軍
在
江
西
根
據
地
，
遭
遇
到
蔣
介
石
軍
隊
的
包
圍
，
實
行
戰
略
轉
移
，
跳

出
包
圍
圈
，
進
行
二
萬
五
千
里
長
征
，
走
出
了
一
條
由
弱
變
強
的
道
路
。
今
天
，
中

國
從
被
包
圍
轉
為
跳
出
外
線
，
加
強
了
和
拉
丁
美
洲
、
非
洲
、
中
東
、
中
亞
細
亞
、

東
南
亞
的
政
治
和
貿
易
合
作
，
中
國
的
外
交
影
響
力
遍
布
了
五
大
洲
，
中
國
的
工
業

也
開
始
走
出
去
在
外
國
設
廠
，
美
國
的
貿
易
保
護
主
義
，
要
打
擊
中
國
的
工
業
，
就

完
全
失
去
了
理
由
和
借
口
。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經
濟
發
展
階
段
和
工
業
化
階
段
，
和
中
國
比
較
接
近
，
容
易
和
中

國
做
貿
易
，
大
量
需
求
中
國
製
造
業
的
裝
備
、
大
型
電
廠
、
交
通
運
輸
、
碼
頭
機
場

設
施
，
形
成
良
性
的
經
濟
循
環
。
美
國
的
工
業
產
品
和
高
科
技
產
品
價
格
昂
貴
，
也

和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需
求
脫
節
。

﹁
不
對
稱
競
爭
﹂，
是
一
個
現
實
，
也
是
中
國
的
拿
手
好
戲
。
美
國
有
長
處
，
也

有
不
可
以
克
服
的
短
處
。
中
國
有
短
處
，
也
有
美
國
不
可
以
超
越
的
長
處
。
只
要
策

略
得
宜
、
堅
持
和
平
發
展
的
道
路
，
中
國
的
朋
友
遍
天
下
，
完
全
可
以
和
稱
王
稱
霸

的
美
國
周
旋
。

不對等競爭
范　舉

古今
談

四
月
時
，
我
看
了
由
鍾
景
輝

︵K
ing

Sir

︶
和
李
司
棋
合
演
的

舞
台
劇
︽
金
池
塘
︾。K

ing
sir

憑
此
劇
獲
得
﹁
最
佳
男
主
角
﹂

獎
項
，
且
多
次
演
出
，
演
技
自

然
毋
庸
置
疑
。
難
得
的
是
雖
然
司
棋

姐
甚
少
踏
台
板
，
又
碰
上
台
詞
特
多

的
劇
本
和
強
勁
的
對
手
，
但
她
在
台

上
的
表
現
卻
舉
重
若
輕
，
渾
然
天

成
，
絲
毫
沒
有
讓
觀
眾
看
到
其
演
技

的
斧
鑿
痕
跡
。
她
只
是
化
身
成
一
名

巧
婦
，
從
平
凡
的
生
活
和
瑣
碎
的
事

件
，
呈
現
她
與
丈
夫
共
度
的
一
個
暑

假
的
點
滴
和
領
悟
出
的
人
生
意
義
。

雖
然
她
人
在
台
上
，
卻
有
本
領
令
台

下
觀
眾
覺
得
她
好
像
置
身
其
中
，
與

我
們
一
起
閒
話
家
常
，
一
切
都
是
那

麼
自
然
、
舒
服
。
完
場
後
，
司
棋
姐

問
我
意
見
，
我
禁
不
住
擁

她
說
：

﹁
你
演
得
真
是
好
極
了
！
﹂
因
為
我
被

她
的
演
技
感
動
。

八
月
十
六
至
十
九
日
，
我
又
要
到
元
朗
劇
院

去
捧
司
棋
姐
的
場
了
，
因
為
她
演
出
的
︽
金
池

塘
︾
版
本
的
首
演
門
票
在
數
天
內
售
罄
，
這
次

要
重
演
以
饗
向
隅
的
戲
迷
。
不
知
讀
者
知
否
這

個
版
本
還
有
一
個
吸
引
之
處
，
就
是
劇
中K

ing
Sir

和
司
棋
姐
的
女
兒
和
女
婿
的
角
色
，
竟
然
真

的
由
司
棋
姐
的
女
兒
和
女
婿
飾
演
，
相
信
司
棋

姐
一
定
樂
於
兼
任
二
人
的
演
技
導
師
。

順
帶
提
醒
喜
歡K

ing
Sir

的
讀
者
，
我
撰
寫
的

︽
戲
劇
大
師
鍾
景
輝
的
戲
劇
藝
術
︾
之
︽
舞
台
篇
︾

和
︽
電
視
篇
︾
將
在
演
出
期
間
在
前
台
出
售
。

這
兩
本
書
分
別
記
載K

ing
Sir

的
舞
台
和
電
視
經

驗
，
其
中
︽
電
視
篇
︾
的
一
章
是K

ing
Sir

與
司

棋
姐
對
談
二
人
自
六
十
年
代
開
始
在
電
視
台
的

合
作
。
感
謝
司
棋
姐
的
幫
忙
，
為
此
書
提
供
了

數
十
張
珍
貴
的
照
片
。
若K

ing
Sir

在
演
出
前
有

空
，
可
能
還
會
預
先
在
書
上
簽
名
呢
！
還
有
，

由
︽
金
池
塘
︾
導
演
馮
祿
德
與
我
為
劇
協
編
輯

的
︽
香
港
劇
壇
點
將
錄
第
五
輯
︾，
希
望
喜
愛
戲

劇
的
讀
者
請
前
來
支
持
。

舞台上的李司棋
小　蝶

演藝
蝶影

葉
詠
詩
指
揮
香
港
小
交
響
樂
團

的
國
際
綜
藝
合
家
歡
節
目
︽
芭
蕾

音
樂
知
多
少
︾，
連
開
三
場
，
我

聽
了
最
後
一
場
，
上
半
場
尤
其
精

彩
。
我
愈
發
相
信
只
要
葉
詠
詩
親

自
出
馬
，
小
交
就
可
以
奏
出
應
有
甚
至

挺
不
錯
的
神
采
。

上
半
場
有
三
位
俄
國
大
作
曲
家
的
作

品
，
開
頭
是
浦
羅
哥
菲
夫
︽
仙
履
奇
緣
︾

第
一
組
曲
的
選
段
，
中
間
是
柴
可
夫
斯

基
︽
胡
桃
夾
子
︾
第
一
幕
其
中
兩
首
，

然
後
是
史
特
拉
汶
斯
基
︽
彼
得
魯
斯
卡
︾

的
第
一
部
分
。
︽
仙
履
奇
緣
︾
由
灰
姑

娘
的
圓
舞
曲
和
午
夜
開
始
，
整
個
樂
團

的
整
體
感
已
很
強
，
銅
管
與
敲
擊
樂
的

聲
音
控
制
恰
到
好
處
。
然
後
回
到
開
首

引
子
，
一
向
不
俗
的
弦
樂
奏
得
很
好
，

溫
雅
而
甜
美
，
爭
吵
一
段
，
兩
個
男
扮

女
裝
的
﹁
姐
姐
﹂
引
得
大
人
細
路
一
起

哈
哈
大
笑
。

︽
胡
桃
夾
子
︾
的
表
現
依
然
不
俗
，

一
個
舞
者
扮
演
兩
軍
士
兵
，
依
然
惹
笑
，
而
更
驚

喜
的
是
︽
彼
得
魯
斯
卡
︾︵
採
一
九
四
七
年
版
︶，

就
我
所
聽
，
當
天
小
交
的
演
奏
有
氣
勢
、
有
活

力
、
有
水
準
，
絕
對
不
下
於
一
些
西
方
樂
團
的
錄

音
，
長
笛
的
表
現
尤
其
不
俗
，
管
樂
隊
和
弦
樂
隊

的
聲
音
同
樣
飽
滿
響
亮
，
節
奏
感
一
點
不
缺
，
我

不
禁
慨
嘆
：
﹁
如
果
當
天
演
奏
整
個
︽
彼
得
魯
斯

卡
︾
就
好
了
！
﹂
如
此
更
教
我
期
待
九
月
小
交
的

一
霎
好
風
音
樂
會
，
就
有
︽
普
爾
欽
奈
拉
︾
組

曲
。
而
明
年
更
是
︽
春
之
祭
︾
百
年
紀
念
，
是
時

候
將
焦
點
放
在
史
特
拉
汶
斯
基
身
上
了
。

節
目
的
下
半
場
有
德
利
布
的
︽
夢
偶
情
緣
︾
及

雷
史
碧
基
︽
奇
妙
的
玩
具
店
︾
選
段
，
樂
團
編
制

較
上
半
場
稍
減
，
也
有
較
多
示
範
與
講
解
，
寓
教

育
與
欣
賞
，
大
人
細
路
都
應
該
很
滿
意
吧
，
據
說

小
交
在
十
一
月
還
有
舞
蹈
與
音
樂
的
跨
界
演
出
，

以
拉
威
爾
為
題
材
。

明
天
小
交
有
全
孟
德
爾
遜
的
節
目
，
包
括
︽
仲

夏
夜
之
夢
︾
序
曲
、
小
提
琴
協
奏
曲
和
第
四
交
響

曲
﹁
意
大
利
﹂，
孟
德
爾
遜
最
大
名
鼎
鼎
的
幾
首
作

品
，
盡
在
其
中
了
。

芭蕾音樂知多少
鄭政恆

記憶
後書

按照柏拉圖的說法，男人對於男人的愛有利於
培養高貴的氣質和道德情操。然而，實際情況並
非完全如此。許多人在愛慕同性的道路上走得太
遠，以至於走上了放縱情慾之路。在《斐德羅篇》
中，柏拉圖曾列舉了某些老年男性的行為：「年
老的人日夜不甘忍受寂寞，在肉慾的驅使下，從
戀人身上尋求視、聽、觸或其他生理體驗；他每
天守住他心愛的少年，使自己的快樂得到滿足。」
他稱這些男性為「邪惡的有愛情的人」：「有愛
情的人愛孌童，就好像惡狼愛羔羊。」從利奇德
提供的資料看，「邪惡的有愛情的人」在當時顯
然為數不少。詩人斯特拉頓就坦陳自己對各個年
齡段的少年都感興趣：「稚氣未脫的十二歲男孩
給我帶來歡樂，但更能勾起慾望的是十三歲的男
孩，十四歲是更嬌艷的愛情之花，比之更有魅力
的是十五歲，十六歲的少年則是眾神追求的花
朵，而十七歲的少年根本輪不到我，唯有宙斯才
能享受。」如此容易移情別戀，自然難以堅守長
久的愛情，更談不上忠於對方的靈魂了。在一首
題為《友愛》的詩中，泰奧格尼斯就描述了古希
臘同性戀的不穩定性：
別說愛我，心中卻另有想法，
你真愛我，真心誠意，
就真心愛，要麼就明說恨我，
乾脆和我公開爭吵，
一個舌頭兩條心是可怕朋友，
庫爾諾，敵人反比朋友好。
對於容易變心的同性戀者，柏拉圖常常不加掩

飾地表達鄙夷之情：「邪惡的有愛情的人是世俗
之愛的追隨者，他想要的是肉體而不是靈魂，他

的愛心的對象是變化的、短暫的。所愛的肉體一
旦色衰，他就遠走高飛，背棄從前的信誓，他的
所有甜言蜜語都成了謊言。」（《斐德羅篇》）
面對古希臘「男色之好」的迷途，柏拉圖努力

尋找一條中庸之道：既不否定同性愛，又試圖將
它引向光明的境界。他首先做的工作是樹立榜
樣。被選中的人自然是他的老師蘇格拉底。在他
的印象中，蘇格拉底雖然也喜歡英俊的男性，但
總是「發乎情，止於禮」，屬於「好色而不淫」的
典範。這種說法並非全然源於「我愛我師」的心
理學，而是記載了蘇格拉底式戀愛的重要特點：
重精神，輕肉身。其同學色諾芬也做過類似的總
結。根據後者的回憶，蘇格拉底勸人「要嚴格禁
戒與容貌俊美的人親暱」，稱男人和男人的吻為
「毒蜘蛛之吻」：

「你這個可憐的人兒」，蘇格拉底說道，「你知
道和一個美男子親吻會帶來甚麼後果嗎？難道不
知道你會立刻喪失自由變成一個奴隸？」
「我的天啊」，色諾芬喊道，「你把一吻說得有

多麼可怕的力量啊！」
「你以為這奇怪嗎？」，蘇格拉底反問道，「難

道你不知道毒蜘蛛雖然不到半寸大，只要它把嘴
貼在人身上，就會使人感到極大痛苦而失去知覺
嗎？」(《回憶蘇格拉底》第三章)

血肉之軀卻要壓抑慾望
在與蘇格拉底單獨相處時，雅典最著名的美男

子阿爾基比亞德曾使出渾身解數，試圖讓蘇格拉
底像其他戀人那樣行動，卻發現自己的指望完全
落空了——他始終表現得像個可尊敬的兄長，總

是把話題引向精神層面，
只肯品嚐哲學的迷狂和熱
情。事實上，蘇格拉底
也是血肉之軀，同樣會時
時感到自己就要壓抑不住
自己的慾望，但節制的力
量總是很快使他回到清醒狀
態。如此行動的蘇格拉底似乎
處於自我矛盾的狀態，難免會給人
以畏手畏腳的感覺：既然喜歡美男子，
為何又拒絕情色之樂？不過，倘若弄清楚了蘇格
拉底的愛情觀，這個疑惑就會立刻煙消雲散。
在蘇格拉底看來，同性愛與異性戀具有重要區

別：陷入同性情網的人無法生育「肉體的子女」，
只能共同孕育精神後代—智慧、美德、偉大的著
作；對於他們來說，心靈的結合遠比肉體的交流
重要；過度的生理歡愉非但沒有實際意義，反倒
會妨礙心靈之間的理性對話。因此之故，他們最
終應該關注對方的靈魂而非身體。或許，他們會
本能地愛上美的身體，但絕不能把這當成愛情學
堂的主要內功課。如果過分地獻身於肉體之美，
迷路的激情就會拖累人們孕育精神後代的大業。
要想讓精神後代更加出色，人必須尋找「美

好、優秀、高尚的心靈」，不斷與這樣的心靈對
話：「他應該學會把心靈美看得比形體美更為珍
貴，如果遇見一個美的心靈，縱然他在形體上並
不美，也會愛上他，並且珍視這種愛情。他會期
待與這樣的心靈對話，加速形成自己的高尚品
質。」（《會飲篇》210C）為了敞開心靈美，相愛
的人應該展示自己的靈魂，讓對方在其中播種。

他們會討論崇
高的話題，對自己

的戀人進行教育。通過美好
的心靈交流，相愛的人們會孕育出各種精神後
代：「通過如此美好的交往和對戀人的思戀，無
論他的戀人是否與他在一起，他們都會生下多年
孕育的東西。還有，到了他們孕育的東西出世之
後，他們會同心協力，共同撫養他們友誼的結
晶。」（《會飲篇》209C）在共同孕育和撫養精神
後代的過程中，他們會成為偉大的父親。此時，
男人和男人的友誼早已「勝過夫妻的情分」，所創
造出來的精神產品也比「肉體的子女」更加美
麗、寶貴、長久、作為酬報，他們將不斷上升，
「踏上登天之梯」，直至進入不朽的境界，享受永
恆的幸福。
在上述文采斐然的議論中，「蘇格拉底式愛情」

已經顯現出其完整輪廓：這是一種強調精神交流
的同性愛。作為柏拉圖的發言人，蘇格拉底的愛
情哲學亦即柏拉圖的愛情哲學，「蘇格拉底式愛
情」就是「柏拉圖式愛情」。他們師生二人共同創
造了西方最早的同性愛理論。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柏拉圖式戀愛新考（下）


